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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谈刺字，就躲不开岳
飞岳武穆。当年，老母亲在他
后背上那惊天动地地一刺，

“精忠报国”，bang，四个大字
成就了一则千古佳话。

史载，此后还有不少人也
在身上刺过类似的字，非但没
像岳飞那样慷慨激昂、叱咤风
云、名垂千古、卓尔不群，反而
都惹一身臊。

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
中讲，元朝末年，杭州有一说
评书卖艺的，名胡仲彬，经常
到省市大员府中说 书 ，跟 官
方 人 士 混 得 很 熟 ，走 后 门
得 到 一 个 巡 检 的 头 衔 。 巡
检 是 县 级 以 下 的 武 职 ，也
没 正 式 编 制 ，大 致 上 算 官
方 授 权 的 民 兵 武 装 吧 。
1357 年 ，红 巾 起 义 军 如 火
如荼，胡仲彬“招募游食无
藉 之 徒 ”，后 背 均 刺 上“ 赤
心护国，誓杀红巾”八个大
字 ，准 备 与 起 义 军 决 一 死
战 。 胡 的 叔 叔 居 然 告 发 胡
仲 彬 作 乱 ，当 局 也 居 然 认
同 胡 是 在 作 乱 ，立 即 将 其
逮捕，并搜出花名册，按图
索 骥 。 胡 仲 彬 的 三 百 六 十
余名同党全被诛杀。陶宗仪
的记述很简略，让今人实在
难以理解，这么一头明晃晃
的五毛党，最多也就是行事
招摇些，方式粗糙些，看上去，
他是真的爱政府爱皇帝，怎么

政府就一点不给他面子？
明人沈德符撰《万历野获

编》中提到，正德年间，锦衣卫
中有个叫刁宣的人，自称后背
上刺有“精忠报国”四字，正德
皇帝听说后大怒，命人将其痛
打一顿，然后流放到岭南。嘉
靖年间，南京的礼部侍郎黄绾
被人弹劾，在给皇帝的自辩疏
中，也称背上刺有“精忠报国”
几个字，皇帝虽没怪罪，但别
人听了都嗤之以鼻，笑其东施
效颦。

旁观者的反应，显然与刺
字者的初衷相去甚远，怪谁
呢 ？ —— 怪 他 们 平 时 的 表
现。周围人与他们低头不见
抬头见，了解他们做过的那些
大事小情，对其人性甚为了解
——假如李刚的儿子也给自
己刺上“精忠报国”，你相信他
能做到吗？忠义之人首先得
是个人，如果称呼他为“人”都
很勉强，你还能指望他上战场
为同胞抛头颅洒热血？那位
胡巡检，估计平时也不是什么
善茬子。他一聚众，当局就嗅
出了怪味，先下手为强，灭了
他再说。

他们刻在身上的字，毋宁
说是一种反讽，白白糟蹋了这
几个好字，所以才引起周围人
的巨大反感。刺不刺字，刺什
么字，真的不重要，重要的还
是你都做了什么。

关于裙子的雏形，东汉末年
刘熙撰《释名·释衣服》云：“裙”，

“群”也，即把许多小片树叶和兽
皮连接。相传四千多年前，黄帝
即定制“上衣下裳”，人之地位不
同则着不同颜色衣裳。那时的

“裳”，就是裙子。
汉代上衣甚短，裙子甚长，其

时裙子皆有皱褶。史载，赵飞燕
身穿云英紫裙，裙裾飘飘；鼓乐声
中，在太液池畔翩翩起舞，恰大风
突起，身若轻盈的燕子被风吹
起。汉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
惊慌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
救，而裙子被弄出了不少褶皱。
可是，起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更好
看。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
是当时的“留仙裙”。

宋代女裙瘦长得体，又缠足
陋习盛行，三寸金莲步行难免重心
不稳，摇摇摆摆，如弱柳扶风，故出
门时多骑驴乘轿；且瘦紧的裙装上

下颇多不便，于是开封的艺伎率先
发明了一种新式旋裙。在裙幅前
后各开一长衩，即可随双腿动作幅
度的大小而自由开合。

综观裙史，唐代最能体现开
放时尚之风。

长安的女子，爱穿低胸的襦
裙，套上开襟的短褂，披起薄透的
披帛，梳就高髻的发型，发髻还插
满叮当作响、一摇一炫的头饰。
她们雾鬓云鬟，娉婷婀娜，抚肩昵
语，成群结队，无拘无束地嬉闹玩
耍、宴乐交际，所过之处，香气盈
盈，满街风流。正如孟浩然《春
情》所咏：“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
裙裾扫落梅。”

裙色可以尽人所好，多为深
红、杏黄、绛紫、月青、草绿等，其
中似以石榴红裙流行时间最长。

天宝年间，杨贵妃异爱石榴
花。每当榴花竞放，唐明皇即设
宴于榴花丛中。贵妃酒后，双腮

绯红，醉态妩媚。一天，君臣共
饮，邀贵妃献舞助兴。可她端起
酒杯送到明皇唇边，耳语道：“这
些臣子大多对臣妾侧目而视，不
使礼、不恭敬，我不愿为他们献
舞。”明皇闻之，感到宠妃受了委
屈，立即下令：所有文官武将，见
了贵妃一律使礼，拒不跪拜者，以
欺君之罪严惩。众臣无奈，凡见
到杨贵妃身着石榴裙走来，无不
纷纷下跪使礼。于是,“跪拜在石
榴裙下”的典故流传至今，成了崇
拜女性的俗语。

杜审言《戏赠赵使君美人》，
描绘楚天寥廓，美女骑士在蓝天
白云下，桃花红艳中，艳如榴花的
裙子在飘曳：“红粉青娥映楚云，
桃花马上石榴裙。”这样的装扮，
分明是 T 台秀上翩翩走来的当代
模特。但那种雍容典雅飘逸脱俗
之美，只能属于岁月深处盛隆无
比的唐朝女子了。

正如禁忌的底色是欲望，隐
私的底色是性。性于人类社会的
发展是重要推动力，要用弗洛伊德
的理论说，整个的文明就建立在两
个器官上，文明所有运动归结为一
个运动，室内运动。但就人际关系
而言，尤其是女人之间，作为隐私
底色的性，既是友谊的试金石，又
常常是维持友谊的润滑剂。

男人之间，当然也会谈性，但
似乎常以黄段子的形式来调侃。
有的男人出口就是黄度不一的段
子，不分人不分场合，冷不丁的一
句话也要扑进去抓出几个瘦不拉
几如泥鳅的字词，进行一番发挥，
之后端出一碟寡淡的色情沙拉，
还自有一种小得意，以为自己机
灵，有情趣。用一种不那么善良
的心思揣测，缺啥补啥，性不离
口，或许不过是对缺那啥的补偿。

黄段子更常见的形式是，在

性的中心打旋，但总不会恳切地
说到自己，可以理解为男人那奇
怪的尊严所致，过于交心，会使他
们觉得自己“女气”。男人的交
情，可能在观察同一个女人的背
影时互看的那一眼或不约而同的
呼哨或一句以粗口形式表现的赞
叹建立，但是维系男人友谊的不
是对方生活中的性。

女人之间不说黄段子，她们
探讨隐私。把隐私和黄段子比较
一下，会很有趣。都和性有千丝
万缕的关系，但黄段子中有性，有
身体，却不知道是谁的身体，没有
人性，更没有“我”，隐私中，“我”

“我的身体”“我的性生活”是统摄
一切的，事实上，也只因为我，才
能赋予隐私以“隐私”的性质。女
人之间的终极友谊，是以隐私的
交换为基础，意在分享，甚或共
勉。但先于分享的往往是区分。

区分诸如同事关系、普通朋友关
系、友好关系、更友好关系等，也
像一个金字塔，这些关系级别越
往上，人数越少，到塔尖的“闺
蜜”、“死党”，通常在特定时期，只
有一个。不同程度的关系所能享
有的话题不一样，一般来说，话题
愈接近隐私，友好的级别越高。

密友见面，最重要的义务是
提交一份你最近的性生活质量报
告，不一定是赤裸的性，经常是性
的衍生话题。以“你和他最近怎
样”开始，归根都是来自身体的信
息，身体感受的好与坏，最终演化
为“我”生活境况的好与坏。刺探
别人隐私的结果是，适时奉送上
自己的隐私，尤其在她埋怨自己
生活一团糟时，你如果不想和朋
友产生隔阂，便有义务面呈苦相，
表现出你的立场：“我啊，也好不
到哪去！”

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

刺什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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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段子VS隐私

行即裙裾扫落梅

有个男子在佛前苦求：如
何才能遇到此生的爱人？

佛食指朝着不远处的果
园一点：如果你能从成千上
万挂在枝头的果子中挑出其
中最大最好的那个摘下来，
献于我的案前，你必能找到
她。记住，你只有一次摘取
的机会。

男子奔到果园中，满园的
果树枝叶婆娑，成熟的果子如
点点繁星闪烁在其间。他整
天都在园子里徘徊寻觅，从朝
日初升到繁星满天，却两手空
空回来见佛。

“没有找到最大最好的那
个果子吗？”佛问男子。

男子摇头苦笑：“很多果
子看起来都像是那一个，我
犹豫着想分辨出究竟是哪一
个，还没有结果时，夜色就已
将整个果园淹没，请容我明
日早起再继续寻找。”男子问
佛，是不是以此方式启迪他，
寻找真爱是人世间最艰辛的
一件事情。

佛 摇 头 ，面 露 慈 悲 微
笑：“你错了！我想告诉你
的是，你认为最大最好的，
且 已 被 你 摘 在 手 中 的 那 果
子，就一定是我所要的，你
明白了吗？”

男子低头，久久不语，心
头却渐渐升起一丝明悟。

有则故 事 ，说 的 是 一 男

的 结 婚 后 不 久 便 又 遇 见 一
个 被 他 一 眼 认 定 是 他 理 想
爱 人 的 女 人 。 为 了 离 婚 ，
他 跟 新 婚 不 久 的 妻 冷 战 四
年，反目如寇仇，才从围城
中 脱 困 。 然 后 ，自 然 是 欢
欢 喜 喜 与 他 认 定 的 爱 人 结
合在一起。

但任谁也没想到的是，他
再婚不到两年就开始与他的
新爱人矛盾重重，闹得不可开
交，更要命的是，他越来越认
识到前妻相比新妻的种种优
点。可错过了，也就永远错过
了。很多时候，人生回头也找
不到归去的岸。

如今这个如万花筒一般
绚烂到极致的时代的爱，其实
就如在一个大果园子里摘果
子。无数的美好果实就展示
在我们面前，可惜的是，很多
人都认为，能轻易摘取到手中
的那枚，不是他们所想要的。
他们不停地寻觅，错过了无数
的机会，到最后反抱怨真爱的
难觅。

我始终坚信，相爱的人
需要缘分，因为那注定了的
缘分，相爱着的人更容易在
茫茫人海里很惊喜地相遇。
如果遇见了，就千万不要再
放手，更不要有半点怀疑，一
定要紧紧地、紧紧地把握在
手里，那就是上天赐予你的
真爱。

郑啸专栏 情爱话廊

手中的爱情才最真

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

小时候想当兵，当军人，还想
上前线打仗，胸前挂满勋章，谁欺
负人，就掏出枪来把他毙掉。

玩枪战游戏时，小伙伴中了
枪，却不倒地，我问，你为什么不
死？他说，我不想死，我想玩。我

说，那好吧，我给你两条命。小伙
伴很高兴。他从没想过夺取我手
中的权力，只想着捡条命多玩一
阵。有时我当司令当累了，叫别
的小伙伴替一阵，可是没人愿意，
他们就喜欢在人群中起哄，喜欢

死而复生的感觉。
权力上瘾，扮演司令的过程

中，我大开杀戮，小伙伴们死得很
尽兴，满身大汗，直到家长出来喊
吃饭，大家各自回家。

现实生活不是游戏，有什么
不痛快，不能随便掏出枪来一毙
了之，因为每个人只有一条命。
现实比游戏庄重，比游戏残酷，所
以每个人都应该管好扣动扳机的
食指。

五六岁时第一次看见军人，
他是部队复员回村的年轻人，一
身挺拔。人们对他高看一眼。他
后来当了村支书，说话、行事仍有
军人的味道，村民都喜欢他。所
以，我印象中的军人，代表正直、
正义、威严、气魄等一切正面的力
量，可以无条件地信赖。长大后，
这种印象渐渐模糊，变得和童年
一样遥远。

文化 专栏


